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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百年有感
○李  刚（1948 届机械）

李刚，曾任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第四
任厂长，20世纪80年代任中国汽车工业总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为中国汽车工业
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党的关怀下已经度过了71年。

在这71年里，党把我由一个学生培养成无

产阶级战士，引领我走上一条又红又专的

道路，终身奋战在祖国汽车工业建设和发

展的伟大事业中。在建党100周年之际，

我衷心感谢党的培育之恩。

1958年，毛主席说：“我什么时候能

坐上自己国产的轿车？”同年5月，我们

“一汽”把一台试制成功的“东风”牌轿

车送到北京，停放在中南海怀仁堂旁边，

供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参观。5月21日
下午，毛主席来到小花园停车场参观，并

同林伯渠一起乘车绕花园两圈。毛主席

高兴地说：“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轿车

了！”但我知道，苏联斯大林坐的是比

“东风”牌高一级的“吉斯”轿车，为了

赶超苏联，我们立志造一台高于苏联的

“红旗”轿车。此后，“一汽”全厂职工

在“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

毛主席”口号的鼓舞下，立即掀起“大战

红旗高级轿车”的群众运动。由于时间

紧、任务重，大家就打破常规，用“赶庙

会”的办法张榜招贤。“红旗”轿车的

2000多个零部件的任务，不到几个小时就

被大家抢光。

在“大干红旗轿车”的热潮中，全厂

组织了323个突击队，攻克一批生产关键

和质量难关。当时我在发动机车间技术

科，厂领导叫我组织以我为首的液压挺

杆攻关突击团队，当时命名为“101突击

队”，并且组织成立了实验室。这项任务

非常光荣，但也很艰巨。突击队的任务核

心是为 “红旗”高级轿车消除发动机的

敲击声，造出静音的液压挺杆。于是我广

集人才，组织了由铸造分厂的工艺师、设

计处的工程师、工具分厂的模具工程师、

加工生产的工艺师、产品设计师，还包括

数十名技术工人组成的攻关团队。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我深知自己肩上的使命。我

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奋战在生产第一

线。我们集思广益，日夜奋战，反复实

验，并且赴相关单位考察学习先进技术和

经验，采用几十种加工方法、加工技术和

生产材料，最后制成了合格的液压挺杆，

经受住400小时的耐久性台架试验。当时

苏联没有制造液压挺杆的技术，他们的挺

杆和凸轮轴之间还有敲击声，于是向我们

国家提出对这项技术的需求，我们就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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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

年，有66年党龄的我，真是心潮澎湃、

激动万千！记得1955年在江苏省南菁中学

高中毕业前，我作为优秀生加入了党组

织，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六年

制），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工作直到退休。

20世纪60、70年代，我在青海221核
基地工作，参加了新疆戈壁滩现场的两弹

试验。80年代在四川902基地为筹建核物

理与化学研究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担任

课题负责人，建成全所计算机网络系统。

90年代在绵阳九院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工

作，担任中物院计算机网络研究室主任兼

党支部书记等职，曾获国家特殊津贴、优

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称号。

近60年的工作生涯中，我始终不忘母

校的教诲，履行了一个清华人的责任，下

无问西东  奉献一生
○缪  桂（1962 届无线电）

面算是我的汇报。

投身原子能事业

我是1962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

电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我爱人华欣

生1961 年下半年从苏联留学回国，1962年9月
30日我们在北京北太平庄的九院结了婚。

毕业后，我立即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原名九院）报到，被分配到老三室，

室领导是胡仁宇、赖祖武。马上又被安排

到北京中关村原子能所（11室），室领导

是李整武、谢家麟先生，参加毫微秒脉

冲加速器的合作研制项目（国内属于空

白）。我被分配研究设计毫微秒脉冲加速

器探头部分，属于脉冲中子源范畴，为冷

热试验标定工作服务。对于核物理技术缺

乏的我，难度太大。当时正处于九院初创

时期，没有经验可借鉴，只有加班加点，

埋头苦干，白天上班时间到图书馆查找

有关资料，晚上在办公室苦苦钻研到深

夜，乘31路11点的末班车回家。第二年，

我们转到北京郊区房山坨里原子能所二部

（401所，现中核总原子能院）工作，离家

就更远了，一星期只回一次家，来回十分

辛苦。但我们都意志坚定，一心要把“争

气弹”搞上去。正如陈能宽院士描述：

“八百年前陆放翁，一生但愿九州同。

1962 年 9 月 30 日 , 缪桂学长（左）结婚照

地将这项技术交由苏联专家带回苏联。我

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终于解决了红旗轿车

的技术关键难题，拓宽了汽车工业发展的

道路，为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但我仍然没

有忘记当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要

永远跟党走，继续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

贡献。


